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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冬，一天在东山

高小读书的陈赓听到湘军在
一个叫野猫坳的地方招兵，
悄悄带着几个同乡离开东山
高小，报名参加了湘军，随
后，被编进湘军第2师3旅6
团2营。

陈赓当兵，逃婚是其中

原因之一，还有几个因素，一
则是此时湘人当兵风气很
盛，二是他受行伍出身的爷
爷的影响颇深。

陈赓的爷爷叫陈益怀，
他自幼练习武功，力气过人，
后投靠湘乡老乡曾国藩的湘

军行伍，他英勇善战，屡立战
功，传说他用的大刀重达80
多斤，从士兵一直做到相当
于师长之职的高官，解甲归
田后富甲一方。陈赓自小对
爷爷崇拜不已。他的亲生祖
母过世较早，爷爷再娶的继

祖母也是当兵出身，跨马能
挥刀，飞骑能射雁。陈赓自小
聪慧顽皮，祖父一拳一脚指
点纠正，小小的陈赓也练出
了一身扎实的功夫。1916年
5月，他的祖父去世，伤心的
他接着又对订婚不满，因此

投军继承“爷爷的事业”。
陈赓来到湘军第 2师 3

旅6团时，大他5岁、湘潭石
子冲的彭德怀因杀了当地恶
霸早他8个月也投军进了这

个团，不过，他在 1营，陈赓
在2营。但两人都是士兵。

陈赓入伍后，下了3个
月操，就被赶往战场上打仗。
随后，仗打得多，生活却苦不
堪言。原来，军阀部队十分腐
败，军官们层层克扣士兵的
饷钱，致使士兵长期领不到
军饷，一次，湘军欠饷竟达23

个月之久，饿得士兵们个个
人瘦体弱，疾病流行。陈赓则
是是穿着离家时的一件羊皮
袍子，虽是个“少爷”模样，
生活也异常艰苦。有次部队
打了败仗，退到郴州一隅，他
又身上生疮，老父陈绍纯闻

讯，接连多次派人到部队来
找他回去，他都硬挺着。他拖
着一条德国造的不上刺刀的
套筒枪，一拖就是4年，才由
二等兵依次升至上士。

陈赓读过书，有文化，在
军中还是个少爷，而彭德怀

则是穷人出身纯粹是为了吃
粮的。虽然两人都是普通的
二等兵，相互都熟悉，但基本
上是“各当各的兵”，有时一
个团一起打仗，他们也只是
一起冲锋陷阵，没有单独在
一起作战过，因此单独交往

的机会并不多。
有趣的是，他们几乎是

同时来到这个团，又几乎是
同时离开这支部队的（彭德
怀后来又回到此部队）。

1921年夏，陈赓18岁。
当初他离家出走，他的三弟

陈尊三受他的影响也离家出
走，与哥哥一起在湘军当兵，

可他在因军中疾病流行，染
病而死。当兵5年，陈赓因为
没有后台也仍还只是个上
士，于是打算离开部队。恰
巧，湘军又发动了一次援鄂
战役，结果大败而归，6团兵
力损失过半。6团团长叫曾君

聘，行伍出身，这次部队被打
得稀里哗啦，又看到湘军内
部明争暗斗，灰心丧气，设法
谋到粤汉铁路湘局局长的差
事。结果，陈赓在护送他到长
沙时也一去不返，在铁路局
谋了个差使，月薪60大洋，

是湘军一等兵的10倍。
陈赓离开 6团 4个月

后，已是代理连长的彭德怀
因为3个月前率兵驻扎华容
县时秘密处死当地恶霸盛钦
之事发，在追捕前也离队出
走，逃回了湘潭老家。后来他

又投粤军，辗转回到该团后
做上了团长，1929年他率团
在湖南平江起义，然后率部
上了井冈山，会合在毛泽东
的麾下。

1933年，当陈赓和彭德
怀在红都瑞金相见时，两人

都已是红军的高级将领了，
回首这段在湘军的经历，一
算数，陈赓说：“老彭，你比我
在6团还多呆了快一年呢。”
彭德怀哈哈大笑：“我比你多

受旧军队黑暗腐败毒害半年
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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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留金葵的第二个晚

上，小阁楼里轻松了许多，没
有了前一夜的生疏和拘谨，
气氛显得融洽而又快活。两
个年轻人互相谈了他们各自
的家庭和亲人，以及同样简
单的人生阅历。

和高纯相比，金葵的人

生似乎应有尽有，不仅父母
健在，长兄持家，而且，她家
在云朗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
上，还开了一家不算太小的
酒楼。在云朗能开几百个席
位的酒楼，也算得上是大富
之家了。高纯说：“潮皇大酒

楼我知道的，我还往那儿拉
过客人呢。你们家既然开了
这么大的买卖，按说不该再
拿你去巴结那个台湾人啦。”
可金葵的回答似乎再次印证
了那句老话：穷有穷的快乐，
富有富的苦恼———“开这酒

楼的钱一多半都是借的，我
爸和我哥为这个酒楼背了一
身债。这几年生意不好，还得
应付方方面面白吃白喝。那
个台湾人说可以给我爸贷
款，让我爸先把旧账还了。昨
天那台湾人本来说好要带我

爸我妈和我一起去深圳玩
的，可上了车我才知道我爸
妈都不去了。我说那我也不
去了。他哄了我一路，快到机
场了他忽然说他喜欢我，要
跟我谈恋爱。吓得我只好跳

车了。”
高纯不解：“谈恋爱那么

可怕吗，要吓得你跳车？”
金葵说：“那个台湾人，

也就是在大陆做生意做闷
了，想找个女孩陪他罢了，谁
知道他在台湾有没有老婆。”

高纯眨眼：“那你也得早
点回家啊。你们家都报警了，

你哥也到剧团找你去了。你
再不回去，你们家真要告我
拐卖少女啦。你让他们着急
两天了，气也出了吧？”

金葵随和地点头：“我知
道。”又说：“我不是气他们，
我不回去是怕我爸生气。我

爸那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
我们顶撞他。我从小到大什
么都听他的，他让我去省里
上学，我就去省里上学，他让
我毕了业回云朗工作，我就
回了云朗工作……”

高纯插话：“他说让你跟

台湾人一起去深圳，你为什
么不去？你就知足吧，我现在
想找个老爸老妈整天管着
我，都找不到呢。”

话题至此，转到了高纯身

上，关于高纯的身世，让金葵
充满好奇：“你爸爸妈妈离开
你很久了吗？”高纯低头，不
知是承认还是否认：“我没见
过我爸，我是我妈带大的，我
从云朗艺校毕业的前一年，我
妈就病了，然后，就死了。”

金葵沉默下来，用沉默
表示了应有的同情。反而是

高纯，试图用无所谓的表情，
维持这个晚上的轻松：“我猜

我八成是个私生子吧。”
“私生子？”私生子这个

字眼，让金葵目光愣怔。直到

高纯自我解嘲：“就算是私生
子吧，但愿也是爱情的结晶，
而不是一夜情的累赘。”金葵
才笑了起来，而且添油加醋：
“一夜情的累赘还算好的，别
是强奸犯的罪证。”

在高纯记忆中，这大概

是第一次，在他的这间小屋
里，响起女孩清亮的笑声。他
可没笑，指指自己：“我是强
奸出来的？你太损了吧！”

这天晚上高纯在天台上
用煤油炉为金葵煮了热粥，
连锅端进屋里。他还没来得

及把锅放在桌上，小阁楼的
屋门便被人敲得响声大作。
两人惊慌不已，高纯一边问
着：“谁呀？”一边迅速拉着
金葵躲上天台。他把天台的
门关好之后，才气息未定地
又问了一声：“谁呀？”

门外第二遍回答：“高纯
在这里住吗？”

高纯克制心跳，毅然开
门，透过屋内台灯昏暗的光

芒，他看清门外只有孤零零
的一个人影。那是一个高高
瘦瘦的男人，高纯镇定下来，
声音恢复平静。“请问您找
谁？”
“你是高纯吗？我姓蒋，

是从北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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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国樵县。曹操的扩军工

作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家
乡的父老乡亲对曹操不久之
前的失利是不在意的。

有一项奖励政策，那就
是自行封官，收编民间武装。
你只要肯把绺子并过来，管
你青红帮、大刀会，一样给你

个忠义救国军番号；只要服
从调动，土匪的大当家也能
混个新二团独立大队长干
干。山阳巨野人李典（字曼
成）带过来几千人，曹操立马
就委任了个陈留都尉；阳平
卫国人乐进（字文谦），个头

矮小，其貌不扬，以前不过是
个在曹操帐外站岗的列兵，
这次回老家招兵，一下子就
忽悠来了一千多人，曹操当
场破格提拔，发了前军代理
司马的委任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

曹操本人还是东汉政府的通
缉犯呢，现在的奋武将军的头
衔是袁绍给的，政府没承认，
算不得数，也就只能用来唬唬
没见过官的平头百姓。

盟主袁绍现在已经公开
不承认汉献帝这孩子的合法

性了，想换个听话的皇帝，候
选人相中了幽州刺史刘虞，
不过不管咋做动员工作，这
刘虞就是不敢挑大梁。在这
点上曹操坚决反对，声明只
认可现在的汉献帝是唯一的

合法皇帝。
你看怪不怪？你既然拥

护现在的皇帝，那就得承认
那以皇帝名义颁发的通缉令
的有效性，那就得认可自己
流窜犯的身份，一个在逃的
政府通缉犯竟以政府的名义
封别人的官，全乱套了。

这样说来，曹操还不如支

持袁绍的政变呢。不过这时的
曹操眼光远得很，宁可与小时
的伙伴袁绍决裂，也要坚决当
保皇派，其中大有深意。

这不是，眼下的现实利
益就来了，扬州刺史陈温、丹
杨太守周昕知道了曹操“反

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
后，同时表态白送给曹操四
千人马，连装备都免费赠送。

曹操是个善于接受教训
的人，曾经历了汴水惨败的曹
操变得乖巧多了，军事上善谋
多疑，政治上逐渐成熟，待人

接物时的演技遂臻化境。
兵锋尚未西指，东郡先起

祸端，黑山起义军打了过来，
只得暂时顾东不顾西了。自己
这六千弱旅先指向哪里呢？

弱旅？曹操突然眼前一
亮：那就只有找比自己更弱

的开刀呀，黑山军的哪一部
分比自己的新兵还弱？那就
只有他们的家眷妻儿老小
了，颍川大捷的一幕又回到
了曹操的脑海。战场兵贵神
速，大军动若脱兔，曹操立即
率军连夜转向，扑向了黑山

军的后院：家属后勤营地。
夜行军半途，方过一宽

河木桥，却无黑山军一丁驻
守，曹操在马上忽有所思：自
己部队倾巢出动，濮阳城中
留守部队不足千人，我如果
是那黑山军的白绕会如何作
为？他以强兵袭我后据濮阳
怎么办？此木桥是唯一要道，

一旦被焚，我主力欲回救也
不可能，岂不是要前后方俱
失，首尾难顾？

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
如梦突醒。唤过夏侯�，交与
他两千轻骑，如此这般的交
代一番，夏侯�领命急驰而

去；又把剩下的部队分给了
曹仁两千，也是耳边锦囊，只
见曹仁面露重色，率军转投
他方；命令尚待命的两千余
骑兵从对岸退回，隐藏于木

桥两侧的树林中。
白绕是个在战场上滚打

了多年的“老油条”，曹操的
部队从濮阳一出动，他便得
到了内线报来的消息，他心
中不禁暗暗冷笑：在西边蚀
了老本的败军之将，又想从
俺这里捞回来？我让你连老
窝也保不住！

正是，各人有各人的软
肋，各家有各家的绝活，打仗
这个活路，有时就有点博彩
的味道，除了谋略、勇气，还
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现在
的濮阳战场，运气的天平会
偏向哪一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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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团在神秘城市的第

一夜过去了。凌晨五点。我们
的司机睁开眼睛，这里是住
宅楼的二层，房间里更加幽
暗。他艰难地爬起来，走到紧
闭窗户的跟前。雨停了。外面
的世界寂静无声，他庆幸自
己活到了第二天。

这泰国汉子又坐倒在床
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
佛像，默念起小乘佛教的经
文。念完经又打开手机，依然
没有任何信号———昨晚本该
给妻子和儿子打电话报平安
的，想来他们又过了一个忐

忑不安的夜晚吧。想到这他
捏紧了拳头，重重捶在自己
胸口，下午怎么会开迷路了
呢？这是旅行社司机最忌讳
的事情，就算明天能够逃出
去，公司也会把他开除的吧？

天哪！1997年泰国金融

危机，他原来所在的旅游公
司倒闭了，他曾失业长达整
整一年。那是噩梦般的一年，
最可怜的是刚满一岁的儿
子，生了场大病却没钱送医
院，很快就夭折了。他把死去
的孩子送进寺庙，浸泡在药

水里成了一名“鬼童”———
灵魂永远不会转世投胎，孤
独地飘荡在尘世间。后来泰
国经济好转，他才又找到了
这家旅行社工作，妻子又给
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发誓不

能再让妻子受累，让孩子受
苦了。

但是，噩梦好像真的来

了———在接到这个中国旅行
团的晚上，泰国就发生了政
变。在他带旅行团离开曼谷的
前夜，他去寺庙看夭折的第一
个儿子。忽然，他看到死去的
儿子睁开来了眼睛！那双惊异
的瞳孔竟与成年人一样，里面

装着一座沉睡的城市。他跪倒
在死去的儿子跟前，他知道孩
子的灵魂正看着他，也是对父
亲的某种警告？

那晚他很犹豫要不要出

车，但旅行社已无法调派其他
司机了，如果不开车的话一定
会被老板解雇，他只能硬着头
皮上了大巴，带着旅行团前往
了大城府。然而，他开错了路，
带着旅行团进入了迷宫般的
峡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

道那魔鬼已纠缠上他了，抑或
就站在自己的身后？

司机恐惧地回过头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听到了
一声惨叫！

那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听不清在喊什么，似乎就在楼
道外面。他的心几乎被震碎
了，赶紧冲出房间。和他住一
屋的屠男也跳起来了，看来两
人整夜都没睡好。他们打开房
门，用手电照射着楼道，原来
是那二十多岁的美国女孩。她

披头散发，面色苍白地对着他
们，嘴里已经语无伦次了。屠

男又用蹩脚的英语问了几遍，
美国女孩才开始用中文回答：

“楼上……”
楼上肯定发生了什么，

屠男立刻冲上楼梯，司机则
扶着美国女孩，三个人一起
往上面跑。在清晨五点半的

楼道里，手电照射着黑暗的
前方。司机第一个走上天台，
屠男紧紧跟在后面。

三人来到空旷的天台，
屠男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
望，周围的楼房大多比这个
还要矮，登高远眺可以见到
城市的大半，但许多街区都
被茂密的大树覆盖了，只能

看到一簇簇绿叶和屋顶。他
回 头 看 着 美 国 女 孩 问 ：
“WHAT？”

“在你后面———”屠男和

司机转过头来，才发现在身后
的天台栏杆边，躺着一个男人
的身体。他们立即扑到了那个
人身边，看到了一张恐怖到极
点的脸———整个脸都溃烂了，
简直是惨不忍睹。死者的手指
深深地抓着地面，几乎把水泥
抓出了白点子。唯一可以看

清楚的是他的眼睛。
究竟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才能让一个人的眼睛如此恐
惧？屠男倒吸了一口冷气，差
点腿一软就摔倒在地。就连见
多识广的司机，也赶紧闭上

眼睛。而美国女孩就躲在他
们身后，不敢再看那尸体第二
眼了。“可怜的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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